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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纱帐里的号角

□ 郭 华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地区的青纱

帐是八路军、游击队打击敌人的天然

屏障，党的报纸发出的声音就像青纱

帐里吹响的号角，让广大抗日军民听

到了党的声音。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绵延千里的河西走廊被
唤醒。

“一世风沙，一眼繁华，一段历经磨难后的壁
画，一段被开启后的永恒……”久远沉寂而又绝世
精美的莫高窟遗世独立于大漠，风沙不掩其姿，流
年不毁其骨，一如当年。

黄沙绵延，敦煌不朽。通过多年持续不断地
保护、研究、弘扬，莫高窟“活”了起来，久远的故事
和“莫高精神”在流传……

在保护修复中绽放光彩

或是佛陀居中讲法，罗汉环伺听经；或是曼妙
飘带萦绕于身的飞天眼波流转……提起敦煌莫高
窟，许多人眼前就会浮现这样的壁画。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大漠戈壁
深处，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敦煌文化是世界
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
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
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

莫高窟历代营建的735个洞窟，分布在15米
至30米高的断崖上，上下分布4层不等，保存着
各个朝代壁画和彩塑的洞窟492个，其中彩塑
2400多身，壁画4.5万多平方米，唐宋时代木构窟
檐5座，还有民国初重修的九层楼。“如果按1米
高的画廊排列，要排45公里。”敦煌研究院院长赵
声良如是说。

伫立洞窟口，似乎能看到夜色深沉中，莫高
画工在如豆灯光下石壁作画的情景。“保护、研
究、弘扬，这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赵声良
说，没有保护的研究是空谈，在保护好的基础上，
深入研究莫高窟历史、艺术价值，随之弘扬，让其
对当前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是研究院的工作
职责。

从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莫高窟
结束了近500年无人管理的状况，到1950年改组
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
院至今，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
莫高窟人汇聚敦煌、扎根大漠、薪火相传，让莫高
窟这颗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重放光彩。

岁月变迁，敦煌莫高窟保护的脚步从未停
歇。2019年，敦煌研究院不断突出科技应用，夯
实保护基础，完成了6处石窟14项文物保护工程

和开放洞窟的日常维护年
度任务，修复各类病害壁
画 718 平方米、塑像 18
身；初步建成莫高窟监测
预警体系，完善了基于监
测数据的分析处理和风险
评估机制。

“敦煌石窟的保护已
经由过去抢救性保护发展
到今天的预防性保护。”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
说，改革开放以来，敦煌
研究院大力推进科学保护
工作，加强国际合作，提
高了文物保护的科技
水平。

在数字应用中变得鲜活

“传说古印度有位仁医叫流水。一日，流水医
生和他的两个儿子下乡出诊……也许，这世上最
高贵的艺术正是对生命的敬畏。”这是由敦煌莫高
窟第55窟《流水长者子》的壁画故事制作而成的
动画《仁医救鱼》片段。

4月13日起，在微信小程序上，“云游敦煌”
系列动画剧首播。故事都来源于莫高窟经典壁
画，每日更新，每集在5分钟内。

穿越千年时光的敦煌壁画通过动画制作，在
微信小程序里“活”了起来。观众不仅可以在每部
动画剧中，找到相应的敦煌壁画和故事，还能亲自
参与到故事的演绎中，配音后分享给其他人。

这些数字化应用推广基于敦煌数字化保护工
程实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就先
后承担完成了多项有关敦煌壁画数字化技术研究
和攻关项目，为今天莫高窟全面数字化技术应用
奠定了基础。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俞天秀
是“80后”，在莫高窟工作了15年，主要负责采集
洞窟、壁画、彩塑及相关文物影像，加工成数字图
像，拼接汇集成电子档案，构建多元、智能的石窟
文物数字资源库。莫高窟因疫情闭馆期间，俞天
秀和同事们抓紧时间采集了148窟的影像，148
窟是开放的大型洞窟，共采集取相2万多张。

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首
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敦煌石窟30个经典洞
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观众进入“数字
敦煌”资源库平台点开页面后，可以采用VR360
度全景漫游方式来参观、欣赏石窟之美，从而实
现身临其境般参观敦煌石窟。同年6月份，英
文版上线，访问量已经超过700万次。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图像采
集洞窟230余个、图像加工洞窟145个、虚
拟漫游洞窟160个、雕塑三维重建40余
身、底片数字化近5万张、大遗址三维重
建3处、74项著作权。“敦煌数字化成果
已广泛应用于考古、美术临摹、保护修
复、旅游开放等领域，这让我感到自己
的工作很有价值。”俞天秀说，数字化
保护工程不仅仅是留存档案，它会服
务于各个领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继续扩大数字化成果的应用领域。

“文物数字化工作是今天文物保
护和利用的重要手段，我们会进一步
加强数字敦煌项目的持续建设，并汇
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成果，
形成完整有序并能永久保存、永续利

用的丝绸之路数字文化遗产，为助力‘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丰富的数字文化资
源。”赵声良说。

在交流对话中弘扬文化

拂去岁月的风尘，一切的付出皆因坚守而变
得更厚重。

“敦煌莫高窟，世界上最大的石窟，柬埔寨吴
哥窟，世界上最大的寺庙……今天，当它们伸开巨
擘牵手相握时，一场远隔万里，跨越千年的文明对
话随之展开。”2019年8月31日，由敦煌研究院等
单位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
对话》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首映。这部以亚洲文
明对话为题材的纪录片，让“两窟”实现了一次超
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展现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文化底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

“我们想通过莫高窟与柬埔寨吴哥窟两处文
化遗产对话的形式，探寻两国文明历史上的互鉴
交流。”赵声良说。

敦煌文化是开放、包容的。近年来，敦煌研究
院针对不同公众的需求，先后在美、英、法、德等
18个国家（地区）和国内20多个省市举办了80多
场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敦煌艺术展览；举办文化
遗产进校园“六进活动”“敦煌文化艺术研学游”等
公益活动，获得了高度评价，成为国内外具有影响
力的文化名片和品牌。

让世界认识敦煌，让敦煌走向世界，这是几代
人孜孜不倦的追求。

时至今日，已88岁高龄的敦煌研究院保护研
究所前副所长李云鹤，仍然在被称为莫高窟“姊妹
窟”的榆林窟修复佛像、壁画。

1956年，他来到敦煌莫高窟从事文物修复工
作，一修就是一辈子。他参与修复壁画近4000平
方米，修复彩塑500余身，被评为2018年“大国工
匠年度人物”。在他的影响下，儿子、孙女也都投
身于敦煌研究院文物修复、艺术设计工作。

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坚定前行？这些投身戈壁
的莫高窟人异口同声给出的答案是：莫高精神！

70多年来，一代代莫高窟人以“坚守大漠，甘
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以敦煌
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为己任，喝着宕泉的咸水，
与风沙相伴，排除一切艰难困苦，不断开拓着敦煌
的崭新局面。

“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这是我们的时代使
命！”赵声良说，让更多的人感受敦煌魅力，让博大
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让更多的人从中
汲取所需养分，是新一代莫高窟人应该承担的历
史使命。

冀中平原的青纱帐苍苍茫茫，绵延千里。每
当有风吹来，其势若碧绿的大海，波涛起伏。

青纱帐记载着农民的辛劳，也寄托着农民的
希望，青纱帐里演绎着一代又一代悲欢离合的故
事，青纱帐更是战争年代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
没、打击敌人的天然屏障。

可是，你见过在青纱帐里办报纸吗？走进河
北省饶阳县《冀中导报》纪念馆，一幅在青纱帐里
印刷报纸的照片，让我驻足良久。

日军占领华北之后，冀中地区笼罩在血雨腥
风的白色恐怖之下，人们获得可靠消息的渠道很
少。本来社会秩序就已动荡不安，再加上种种谣
言传播，更是人心惶惶。1938 年夏天，冀中区党
委书记黄敬提出创办党委机关报。经过紧张筹
备，9月10日报纸在任邱县陈王庄创刊，名为《导
报》。1939年2月份，八路军总部根据敌情变化，
指导冀中区精简机关，以应对更加严峻的形势，

《导报》暂时停刊。随后，冀中军区和八路军120
师并肩作战，连续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在此情况
下，《导报》于 1939 年 12 月份在武强县北代村复
刊，并更名为《冀中导报》。

《冀中导报》及时刊出我党的抗日主张、我党
我军在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遏制了谣言的散
布，极大地鼓舞了冀中人民的抗日斗志，促进了冀
中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大力宣传根据地军民英
勇抗战的事迹，特别是坚持平原反“扫荡”的顽强
斗志和灵活机动的对敌斗争经验。

1942年8月份，鉴于“五一大扫荡”之后的严
峻形势，《冀中导报》再次停刊，报社人员化整为
零，分散到各个分区，创办分区的报纸，代替《冀中
导报》继续发声。那是冀中地区抗日斗争最残酷
的时期，我们报纸发出的声音就像青纱帐里吹响
的号角，响彻冀中平原，让广大抗日军民听到了党
的声音。人们得到报纸后，你看了我看，一张油印
的八开小报，不知被多少人传看多少次。

报纸的导向作用被发挥到极致，《冀中导报》
被誉为“冀中人民的向导”。然而，为了办好报纸，
报社工作人员的付出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在
青纱帐里办报不算什么，最困难的是在地道中办
报。地道中阴暗潮湿又缺乏氧气，有时候连煤油
灯都点不着，他们却长期在地道中坚持工作，更严
峻的考验是随时都可能献出生命。《冀中导报》通
联科长沈蔚是江苏人，1939年从延安参加八路军
前线记者团来到冀中，后来在安国县西张庄突围
时牺牲，年仅25岁；《冀中导报》记者、“五一大扫
荡”之后任九分区《团结报》社长的周景陵，1943
年 7 月份，在高阳县雍城村与敌人遭遇，英勇牺
牲，年仅27岁……

《冀中导报》的队伍是一个年轻的集体，社
长范瑾 20 岁，朱子强担任总编辑的时候 19 岁，
工作人员中年龄大的也不过30岁。就是这样一
群年轻的新闻战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
牲，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用报纸传递着抗战必
胜的信念。

1945年6月份，《冀中导报》在饶阳县长流
庄再次复刊。1949年1月1日根据毛泽东题写的
新报头改为《河北日报》出版，并于当年2月份
搬入保定。

从1938年到1949年的11个年头里，《冀中导
报》一直在农村，其中在饶阳县的时间最长。之所
以能够形成一套分散隐蔽、机动灵活的办报模式，
主要依靠根据地的“堡垒户”，这些“堡垒户”冒着
生命危险为报社提供安全的住所和办报环境。在
那艰难的岁月里，人民群众倾其所有滋养了我们
的报纸。

这些年，各种博物馆、纪念馆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独树一帜的《冀中导报》纪念馆以一张
张照片、一件件实物、一处处复原的场景，让观
众清晰地看到我们党的报纸从哪儿走来，看到党
报的初心。

走出纪念馆，我依然回味着那张在青纱帐里
印刷报纸的照片。如果说《冀中导报》是青纱帐里
的号角，人民群众就是掩护我们的青纱帐。

左图 作 为 2020
年“欢乐春节”赴美演出
系列活动之一，《大梦敦
煌》于 1 月 9 日至 12 日
在纽约上演。《大梦敦
煌》是以敦煌为题材创
作的经典舞剧。图为在
美国纽约林肯剧院，演
员在媒体预演中表演

《大梦敦煌》片段。
新华社记者

王 迎摄

下图 敦煌研究院
技术人员在莫高窟 98
窟 内 修 复 病 害 壁 画
（2014年9月3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